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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到邻居家的
小哥哥在自家院子里养着一窝兔
子，白白的毛，长长的耳朵，红红
的眼睛，一蹦一蹦的，活泼可爱。
我就央求父亲到集市上买回来两
只，我养着。

养兔子需要有兔舍。在买回兔子
之前，我必须建好兔舍。建兔舍对一个
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我夜里睡不着，老考虑这件事。

兔舍一般分里外间。里间，给兔
子乘凉、御寒；外间，供兔子吃草、
活动。父母忙活地里的庄稼，早出晚
归，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不管
我这些事。

那年春上，我找来砖头，拿来瓦
刀，和好泥，在院里找一个不碍事的
地方，开始建兔舍。我先在地上划一
个长方形框架，沿着划好的线，在上
面一层层垒砖，约垒了十二层砖，
就不再垒了。接下来，把从西河沟
找来的几根胳膊粗的木根搭在上
面，用泥稍稍固定，再在上面铺上
秫秸栅子，然后铺上一层泥，就算
封顶了。在前面三四层高的地方，
留一个门洞，让兔子悠然自得地出
出进进。外面也垒差不多大小的池
子，大约七八层砖高，盖上我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编织的铁丝网，还要在铁
丝网上开一个小空，用铁丝编一个小
门。那些野菜呀、野草呀，可以通过
这个小门，送到兔子嘴边。这样，兔
子在外间吃菜、吃草、晒太阳，在里
间睡觉、做梦。

那时年龄小，盖这么两间兔舍，
断断续续用了三四天的工夫，不亚于
父亲建一栋高大宽敞的房子。

兔舍建好了，父亲去集市把小兔
买回来了。兔子的繁殖能力很强，一
个多月就能生一窝兔宝宝，而且一下
子生很多，少则七八只、多则十来
只，甚至更多。这样不几个月，我们
家的兔子越来越多，以至兔满为患。

于是，我又按照原来的标准、模
式，继续建兔舍。一下子扩大到了六间。

兔子少的时候，当母兔发情，就
拽着兔子的两个耳朵，拿到邻居小哥
哥家里，把传宗接代的重任交给人家
的种兔。自家养的兔子中，也有强壮
的公兔子，但彼此都有血缘关系，属

近亲，不得交配。可是兔子多了，老
去麻烦邻居也不好意思。索性在邻居
家买回一只强壮的公兔，让它成为众
多母兔的男神。种兔有特殊待遇，要
单独在一间兔舍里饲养。除给它野
菜、野草外，还加一些豆饼、花生饼
和鱼粉等，好让它有力气繁衍后代。

兔子们很爱干净，在兔舍里，它
们会在固定地点拉屎尿尿。为了兔子
们的健康，我会及时打扫它们的粪便。

母兔在生产前一天，会在胸部和
脚侧的位置拔一些毛，建一个暖融融
的小窝，给小兔子宝宝保温。

兔子也会生病。主要疾病是脚皮
炎，俗称烂爪子病。病兔脚底毛脱
落，皮肤红肿破溃，形成硬痂，而且
面积不断扩大，血液也慢慢向外渗
透，病兔经常四肢轮换踏地呈舞蹈
状，若不及时治疗，病兔将慢慢消瘦
下去，直至死亡。

当时，兔子得了这种病，我急得
团团转。去找邻居家小哥哥讨教有什
么好办法，小哥哥说可以用煤油或柴
油给兔子洗爪子。我偷偷把点灯用的
煤油倒出来一点，按小哥哥说的做
了，但效果不是很好。后来买到一种
叫凡士林的药膏，给兔子涂在爪子
上，效果十分明显，从此就不怕兔子
得烂爪子病了。

兔子的生长速度并不快，大半年
才能长大。那时收购站收购兔子有标
准，不到三斤半不要。兔子长足了
重，卖到收购站，五毛钱一斤，三斤
半卖一块七毛五分钱。也有四斤多
的，很少。

那些年卖兔子得来的钱，整的给
父母，留下三块五块的，我买文具、
作业本、小画书，还买其他喜欢的东
西。那时兜里有个块儿八角的零花
钱，沉甸甸的，觉得自己特别富有。

卖了兔子，有了钱，也买穿的。
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一年我花十二块
钱买了七尺涤卡布，找人做了一件褂
子，穿了很多年。

有一年冬天，我特别痴迷陆战
棋，就用卖兔子攒下的钱，去门市部
买了一副陆战棋。西邻的小伙伴也喜
欢陆战棋，放学后，我俩顾不上回
家，在别人家废弃的一个猪圈里杀将
起来。不知不觉天黑下来，听到母亲
呼喊，我装作听不见。等到黑灯瞎火
了才回家吃饭。为这，没少挨母亲的
数落。

我们村有一个人，论街坊辈分
我喊他叔，他长我十几岁，下军旗
全村有名，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一个周末，天上下着绵绵秋雨，他
无法稼穑，就到我家里串门，想要
两只兔子回家养着。正巧我与西邻
小伙伴在下军旗，我连战连胜。他
观战了几局之后，提出与我对弈。
我说，不敢。他说，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我就和他对弈起来。结果
连战三局，他满盘皆输。他竖起拇
指对我父亲说，后生可畏。我拱手
说，岂敢岂敢！我想，过五关斩六
将，也有夜走麦城的时候。

那些年，兔子是快乐的，我也是
快乐的。兔子陪伴着我，度过了美好
的童年。

养兔记
鲁 北

我身居的这个小城，号曰梅城。
对于梅，我情有独钟。很小

的时候，姐姐教我唱过《红梅
赞》。于是幼小的心灵里，梅的概
念就深深扎下了根，亦使我对梅
产生了神圣的仰慕之情。因为姐
姐说，梅就是江姐，江姐是女英
雄。后来，我就认为雷锋、焦裕
禄、杨子荣等许多英雄人物都是
梅。参加工作后，没有生活琐事，
时间充裕，一直思索与寻访着梅。
大街小巷是鳞次栉比的店铺，马路
两边是荫翳蔽日的法梧，自然是寻
不到梅的。我就专挑老街与小巷，
然而，也没寻着梅的踪影。

我又想到，通常画家作画要
实地写生，那么画家应该晓得梅
之所在。我便找到家住梅河新村
的文化馆退休老画家，他画了一
生的梅。听说刘思魁市长访问日
本时，就是带着他画的梅作为礼
品送给客人的。他告诉我，梅在
他的画上，一两枝，三五点，六七
朵，八九笔。这便是梅，墨梅。最
后，老先生一捋长髯，笑道：“你要
是真的找梅呀，不妨到桐城的老
梅街去，那里都是梅。”

我又去找过一位书法家。这
位年过花甲的先生，正在临池挥
毫，书的是陈毅元帅的《梅岭三
章》。他知我来意，颔首微笑：

“梅，在我的笔上。要多少写多
少。”书毕，索性补上了“书于梅花
城”的尾款，还嵌上了足有寸半见
方的朱红大印，文曰“梅城居士”。

后来，我又去城南拜访一对
耄耋之年的诗坛伉俪。老翁新中
国成立前就是安徽大学教授，工
诗词，精格律。老妪则是清末民
初著名经学大师马其昶之后，
1930年代即毕业于复旦大学，时
为省文史馆馆员。她与著名诗人
舒芜老先生、居住台湾的张英的
九世孙女张漱菡女士，均是表兄
妹关系。老两口子一个有《诗词
津梁》，一个有《中华诗词大全》，
均在港台出版发行，还合著了诗
词集《琴瑟集》。我与他们谈梅。
老翁慢条斯理地送我一张竖格八
行笺，颤颤巍巍地说：“漱菡表妹

刚从台湾寄来一联，说是台北市
闻名的锦江大酒店公开悬联征
对，以此引来了天下无数佳联，同
时也带来了红红火火的生意。”老
两口子即以梅相对。那出联曰

“锦江花似锦，锦上添花”。其对
联曰“梅城雪如梅，梅边踏雪”。
我说“对得好”。老妪说：“对是对
上了，但算不得绝对。‘锦上添花’
是成语，而‘梅边踏雪’不是成语，
只是‘踏雪寻梅’成语典故的变通
运用。为求字面的工整对仗，只
能勉强应合。”对于两位老人严谨
的治学态度与精益求精的精神，
我为之感动良久。

次年腊月，我从老城区搬到城
郊的皖光苑。搬家是很难为人的
事，忙乎了好多天，终于安顿得有
点像。一天凌晨，我迎着瑟瑟北
风，去领略皖光苑园林的风光。隐
约间闻到一阵阵淡淡的清香。我
扫视一番，发现古塔旁竟有一片梅
园。大红的，粉红的，桃红的，淡红
的，水红的；紫的，深紫的；绿的，墨
绿的；黄的，鹅黄的；白的……我的
心里立刻沸腾起来，脑海里不禁回
想起儿时姐姐教过我的《红梅赞》
来。我轻轻地哼着“红梅花儿开，朵
朵放光彩……”，悄然走进了梅花丛
中。眼前的梅花，有盛开的，有含苞
待放的，有小骨朵儿的……虽然眼
下的梅园还不太壮观，但却使我感
到一阵惊喜、一阵欢欣、一阵慰
藉。因为，我终于在我居住的梅城
第一次见到了梅。

漫步在梅园之中、梅树之间，
双手轻轻抚弄着梅枝、梅蕾、梅
花、梅蕊。我想，那与梅结缘一生
的老画家，那待在书斋里书梅写
梅的书法家，还有那对勤耕不已
的学界耄宿，他们不就是这个梅
城的“梅”么？诚然，目前梅园的
梅为数不多，就像他们这样的人
暂也不多一样。但我相信，随着
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社会的
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
高，精神文明的升华，时过不久，
梅肯定会越来越多，而渐渐成为
梅林、梅海，梅城也会成为真正
的梅花之城……

梅城寻梅
徐霁旻

绽放 李昊天 摄


